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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中风光不再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县
域高中在高考升学率和办学质
量上遥遥领先，改变了无数乡村
学子的命运，甚至吸引了不少城
市的孩子到县域高中就读。那
时，“县中现象”令人瞩目，县中
也成为诸多乡村学子改变命运、
实现社会阶层跃升的主要渠道。

进入2000年，县中风光不再，
由于条块分割的教育行政体制
以及跨区域的生源市场的形成，
越来越多非发达地区的县级中
学日趋衰败，成为一个问题式的
存在。

对大部分县中来说，普遍面
临着这样的问题：生源之困、师
资之困、硬件之困、保障之困、质
量之困。具体表现就是，跨区域
掐尖招生、优质师资外流、教育
投入不足等，其结果是升学率降
低、教育质量下滑。

《县乡的孩子们》指出，破坏
县域教育完整性的外部因素有
两个。一是民办学校的发展。在
一些地方，小学毕业生想进好学
校读书有两个途径，要么进民办
初中，要么去外地找好的公立初
中；再通过掐尖、初高中剥离等
方式弱化公立优质高中；跨区域
集团化办学的民办学校还掐尖
县域生源，破坏县域高中生源结
构和县中模式，从而弱化整个县
域的基础教育体系。二是教育城
镇化发展。“教育新城”“教育地
产”模式，把大量的优质教育资
源和公共财政资源集中到新城，
打造明星学校、亮点教育工程，
抽调走乡村优秀教师，人为打破
了城乡教育质量均衡，拉大了城
乡教育差距。

学校之间不断上演着“大鱼
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生源和
师资争抢，冲击了基础教育的生
态，导致有的地方营养过剩，有
的地方无人问津。人们都简单地
将责任归咎于滞后的经济发展，
很少有人认真思考什么才是回
归本真的教育，“当所有的目光
都聚焦在高考的时候，很多的问
题会被掩盖”。

一次次筛选

《县中的孩子》作者林小英
将县中的孩子归结为贫富差别
和城乡差别两个维度叠加构成
的连续统一体中的一端，而这一
端中的群体又可以再次被划分
为“村小的孩子”和“县中的孩
子”两个成长阶段，这两个成长
阶段则分别对应了两次重大筛
选。从“消失的村小”到“没落的
县中”，县域的孩子们在不同跑
道上起跑，面临着怎样的生存之
困与学习之难？

书中把生活困难的学生总
结为四类：家庭不健全、经济困
难、路途遥远、长辈需照顾。这些
孩子在拼尽全力进入高中后，面
对升学压力、朋辈压力、社会差
距和认知成长等因素，使得他们
所承受的生存之困被加倍放大。
某县中老师告诉林小英，他们学
校的学生家庭情况特殊的特别
多，有父母离婚的，有家庭重组
的，或者父母没离婚，有一方突
然离家出走的，孩子能够上学撑
到现在已经很不易了，“越是乡
镇和乡村的学校，由于家庭的特
殊，给孩子们造成学习的困难就
越大”。对这些孩子来说成绩都

是次要的，“只要他能够坚强地
生存下来，能够健康，这已经很
不错了”。他们这些孩子中的很
多人，会在县域接受自己生命中
最后一个阶段的正式学校教育，
他们对教育的需求、对学校的需
求，不单是提供升学预备的知
识，更是培育情感和培养技能。

尽管县中的孩子大部分时
间并不处在农村，他们对自己并
没有主动意识设计的生涯规划，
医生、警察、教师、公务员是他们
所能想到的最好、最稳定的工
作，却无法预见到其他更精彩的
生活类型。某县中一位高二文科
班学生坦言自己并没有特别想
做的事，觉得当老师是一个安稳
的工作，“还可能回本县，毕竟在
家这边，比较熟悉”。

县中教师对孩子们关于学科
与未来就业的指导也十分有限，某
县中一位理科重点班学生说，他的
老师只是告诉他“理科容易找工
作，选择的余地比较多”。

面对生活的艰辛，更多的家
长让孩子在潜意识里降低了对
未来的期待，安稳的生活就是人

生理想。某县中一位高一学生家
长告诉林小英，孩子能考到什么
就是什么，考到哪里都支持。还
有的家长宁愿让孩子考入本省
的高校即可，“孩子还能回到本
县工作，可以照顾一家人甚至一
个家族的人，也可以得到家里更
多的照顾”。

在调研中，林小英意识到，
眼界的限制、资源的匮乏，使得
县中的孩子在学业基础、学习习
惯、学习投入、竞争意识、职业规划
等方面确实处于弱势的地位。“这
些县中的孩子，同样也是我们的孩
子，他们终将会长大，融入社会的
洪流之中，不论是富孩子还是穷孩
子，超级中学的孩子还是县中的孩
子，最终都是在某一个社群之中，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退回来讲，
必须承认，我们对县中的孩子负
有照看的义务和责任，而不应该
只是袖手旁观。”

陪读妈妈

公共教育是绝大部分农民
家庭获取教育资源的唯一途径。

随着农民家庭经济条件改善和
教育预期提高，日渐衰败的乡村
教育已经难以满足农民家庭的
教育需求，为了让子女获得优质
的教育机会，农民家庭不得不成
为拼夺教育资源的竞争主体，并
被裹挟到进城陪读的大潮中。

大量的乡村学生进入县城
上学，对餐饮、住宿、公共交通等
县域教育基本公共服务提出了
更高要求，但中西部大部分县城
没有经济能力来满足这种需求，
农民家庭不得不通过调整家庭
分工来应对。打工经济兴起时，
年轻人外出务工，早期的陪读主
要是隔代陪读，奶奶在县城租房
陪读，爷爷则留在村里种地或打
零工，而近几年，返乡陪读的80
后、90后年轻妈妈越来越多，成为
陪读大军的主力。

《县乡的孩子们》作者在调
研中发现，很多家长从小学阶段
就开始陪读，初中、高中更是必
陪阶段，而且不管孩子成绩好不
好，家长都会陪读。陪读意味着
农民家庭必须抽出一个劳动力
专门来陪伴子女学习，尤其是妈

妈陪读，意味着作为壮劳力的年
轻女性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降
低了家庭经济收入，再加上在县
城租房生活增加的消费支出，从
而提高了家庭教育成本，降低了
生活幸福感。因为陪读周期长，
陪读妈妈在陪读结束后，由于脱
离劳动力市场太久和年龄太大，
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工作。《县乡
的孩子们》指出，陪读不仅重塑
了80后、90后农村女性的生命历
程和生活轨迹，还重塑了男主
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结构，“走
出家庭的女性因为子女的教育
再一次被拉回家庭之中”。

几乎所有的陪读家庭都希
望子女取得好成绩、考上好大
学，陪读妈妈将注意力过度集中
到孩子身上，不仅双方面临着较大
的精神压力，亲子关系也相当紧
张。陪读妈妈对生活大包大揽，孩
子的唯一任务就是学习，饭来张
口，衣来伸手，无法培养独立人格
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回归教育本身

2021年底，教育部等九部委
联合印发《“十四五”县域普通高
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提出：

“到2025年，县中整体办学水平显
著提升，市域内县中和城区普通
高中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健全，统
筹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
育发展，推动全国高中阶段教育
毛入学率达到92%以上。”而在
2022年的全国两会上,“加强县域
普通高中建设”被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

县中如何“突围”？在《县中
的孩子》中，林小英记下了一所
县中——— P中的成功案例。与大
部分县中被“掐尖”的境况类似，
2016年P县参加中考的学生，前
100名里仅有15人能留在本校读
高中。优质生源的流失，导致连
年高考成绩不甚理想，趋势一旦
形成，就很难逆转。但当地教育
部门通过托管改革，让留在县中
的老师和学生重拾信心。学校下
放权力，激发老师的活力与创造
力；压缩学校之前不规范的经费
支出，整体提高老师的薪资标
准，并为老师们提供免费早餐；
引入小语种课程，让英语基础差
的学生选择小语种参加高考。
2022年P中高中部的本科上线率
已达到63 . 2%，有效地促使P中回
归了若干年前的荣耀。

在高考录取指标的裹挟下，
很多县中更倾向于学习城里中
学以及一线城市的教育改革经
验，成为精英教育的追随者。但
是“一所学校好，并不表明整个
县域的教育好。精英教育是不太
适合县域的”，作者林小英如是
评价。

县域教育怎么办？出路在哪
里？林小英在下乡调研中发现，
很多深耕教育多年的当地校长
和教师，早就试着放下以往评价
制度中单纯对学习成绩的执念，
转而真正思考如何为这些孩子
们提供值得一生回想的学校教
育体验：孩子们对文化课不感兴
趣，他们就把兴趣类、动手类的
课程开得有趣一些；他们用自己
的方式来出卷子考试，让孩子们
的成绩显得不那么难看；他们几
乎熟悉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尽
可能担负起一些外出务工的父
母无法履行的责任……

县中的改革任重道远，但振
兴的潜力依然蕴藏在教育的本
质中。

县中的孩子们
都去了哪儿

2020年底，全国共
有普通高中学校1 . 42万所，
其中县、县级市举办的普通高
中7243所，占比51%，县中在校生
1468 . 4万人，占比59%，县中及其学生
的数量均已占据半壁江山。在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无论是高考升学率，还是办学质量，
县中都曾涌现出一批成绩领先于大中城市高中
的优秀学子，然而在近十年，县域教育却成为亟待振
兴与帮扶的对象，越来越多非发达地区的县级中学风光
不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最近出版的两本新书，《县
中的孩子》和《县乡的孩子们》不约而同地将视线聚焦于县域教
育现状。处于基层的县域教育，是中国教育的底色和普通教育赖以
生存的基础，更值得我们关注，诚如《县中的孩子》作者林小英所说，“教
育不该是适者生存的模式，经济越落后的地方，教育越应该给人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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